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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開始，王光美被捲入政治漩渦。

隨後受劉少奇案連累，遭受誣陷和殘酷迫害。在

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裡，王光美以一個女人堅韌

的毅力、一個妻子對丈夫的信任以及一個樂觀者

對未來的希望，忍辱負重，有尊嚴地活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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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劉少奇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回

到昆明，國內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到昆明的當天，他們就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電話，通知劉少奇和

陳毅迅速到杭州，出席毛澤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

議。在去杭州的火車上，王光美交待劉少奇的衛士賈蘭勳，把

從緬甸帶回來的一些熱帶水果分送給中央領導，每人一份，並

囑咐他給彭真送去一份。

賈蘭勳後來回憶說：「各家都送了，唯獨彭真家不知道在哪裡。

我就問李軍。他告訴我在西泠飯店十四層。我去一看，一個人

也沒有，我找到孫曉蓮，說你把這水果交給彭真首長，是劉主

席從國外帶來的。送完水果我就回來了。」

此時，彭真已經大禍臨頭。劉少奇出訪期間，毛澤東嚴厲批評

了彭真和他主持制定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

《二月提綱》﹚，說北京市委和中央宣傳部包庇壞人。林彪、

江青合夥搞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毛澤東修改，作

為中共中央檔發到全黨，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

社會主義大革命」。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陳伯達、康生在中央書

記處會議上系統批判彭真的所謂「一系列罪行」。會上決定成立

「文化革命檔起草小組」﹙即後來的中央「文革」小組﹚，起草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批判《二月提綱》……杭州會

議就是為了解決彭真的問題召開的。

會議結束後，毛澤東繼續南巡，劉少奇回到北京，主持召開中

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落實杭州會議決定。五月十六日，會議通

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從此，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在陳伯達、康生等人的煽動下，

北京大、中學校的學生一片狂熱，許多學校的領導被趕下臺，

風起雲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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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陷入混亂狀態，有的學校甚至發生了打死人的事件。劉少

奇多次請毛澤東回京主持工作，均無回音。為了控制局面，經

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後，陸續向北京各大院校、中學派駐了工

作組。

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六月十九日，王光美參加駐清華大學工

作組。從進駐工作組到撤出，她在清華大學待了一個多月時

間。對這段經歷，《王光美訪談錄》裡只有簡短的回憶：「六月

二十一日，我正式以清華大學工作組顧問的身份，到清華大學

瞭解運動情況，我住在離清華大學不遠的萬壽莊招待所，每天

騎自行車去學校。」「此後，根據中央精神，各學校的工作組加

強了對運動的領導。社會秩序和學校教學秩序開始好轉。」「文

革」中，造反派指責她在清華大學鎮壓了學生運動，究竟具體

情況如何？王光美後來在接受造反派「批鬥」時有過陳述和辯

護，後面詳述。

二○○一年春天，楊瀾採訪王光美時，非常直接地問道：「您說

到，要不是經過四清，還有在清華大學蹲點這些第一線的政治

工作經驗，您可能會挺不過去文革那麼殘酷的政治鬥爭。您現

在再想起那一段工作經歷時，有沒有想過您自己也有可能冤枉

過別人呢？」王光美說：「那真是難說。因為只要一搞運動就很

容易走火，現在大家講實事求是，處理誰的事情就是誰的事，

該教育教育，該處分處分；至於搞運動，呼啦一下子，誰知道

誰冤枉了？那個行為過火的人也不是自己想過火。所以我不贊

成搞運動這種形式……因為那造成的損失太大了，好壞不分，

誰也控制不了。」

七月十八日，毛澤東結束在南方的巡視回到北京，在一次會議

上，批評劉少奇和鄧小平怕字當頭，壓制群眾，並說清華大學

工作組把一個喊出「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學生當成反

「
文
革
」
抗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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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錯誤的。二十六日，中央正式決定撤銷所有工作組。不

久，周恩來把王光美約到家裡談話，要她準備到清華大學工作

組參加總結和檢查，還說了一句：「檢查時不要牽連別人。」

但沒過多久，周恩來又通知王光美不要離開中南海。

由於在派駐工作組等決策上與毛澤東相左，劉少奇受到批評。

八月上旬召開的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重新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常

委，劉少奇的排名從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頂替他成為黨內

第二號人物。

文化大革命風起雲湧，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厄運從此開始。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劉少奇主要在家檢查自己的「錯誤」，過了

一段「清閒」日子。他們還沒預感到今後更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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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王光美對劉少奇說：「你辭掉國家主席等職務吧，我

和孩子們勞動養活你。」劉少奇說：「我已經向中央提出過這樣

的要求，但總理說有個人民代表大會程式問題。我們不能再說

了，不要讓組織為難。」

儘管劉少奇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但王光美始終相信自己的丈夫

不會反對毛澤東思想，她還教育子女堅信他們的父親。她當時

還心存一絲幻想，只要保護劉少奇過關，即使自己受點委屈，

吃點苦並不要緊。

林彪、江青一夥對劉少奇和王光美的誣陷和迫害悄然進行。他

們先拿王光美開刀，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成立了「王光美專案

組」，開始搜羅、製造偽證，陷害王光美和劉少奇。從這個時候

開始，江青一夥指使造反派直接衝擊王光美。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下午，劉少奇家裡的電話響起一陣急促的

鈴聲。電話稱劉平平被汽車軋斷了腿，正躺在北京醫科大學附

屬第二醫院的手術室準備接受手術，要求家長趕快過去簽字。

這個消息震驚了劉少奇全家。劉少奇一聽，站起身來就要往醫

院去。王光美制止了他，隨後撥了醫院的電話，詢問他們採取

了什麼緊急處理措施。那邊回答說打了強心針。王光美忽然產

生了疑問：搶救方法不對呀！她年輕時在王光超的診所打過下

手，懂得一些醫學知識。強心針是刺激心臟收縮的藥物，用於

搶救垂危病人。外傷患者首先應該止血！她決定先讓一個衛士

帶著劉源和劉亭亭過去看看究竟。

過了一會，劉亭亭打回了電話，剛叫一聲媽媽就哭了起來。劉

少奇一聽，更是坐不住了：「馬上要車，我到醫院去！」王光美

也顧不得多想了，跟著劉少奇驅車趕往醫院。到了醫院，王光

不能自己作結論

「
文
革
」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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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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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剛下車，就聽到劉源的喊叫聲：「媽媽，他們是要抓你！」她

馬上清醒了，原來這是清華大學造反派為調王光美出中南海，

精心策劃的一場騙局。

面對非常得意而又氣勢洶洶的造反派，王光美反而冷靜下來：

千萬不能讓劉少奇落在他們手裡！她大聲說：「我是王光美，

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劉少奇剛走下車，還想說什麼，就被身

邊的衛士推進車裡，車很快開走了。

當天晚上，王光美被造反派綁架到清華大學。後來在周恩來的

干預下，造反派還沒來得及組織批鬥，就將王光美釋放了。回

到家中，劉少奇對王光美只說了一句話：「平平、婷婷哭了。」

不久，劉少奇家裡的電話被撤除。有一天，看過誣陷劉少奇和

其他一些中央領導的大字報後，王光美拿起一瓶安眠藥，悲憤

地對劉少奇說：「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劉少奇馬上明白了妻子

的意思，搖了搖頭說：「不能自己作結論！」聽到丈夫這句話，

王光美心裡變踏實了：我們沒有罪，幹嘛要自殺？少奇能挺住，

我也能挺住。不管多艱難也要活下去。

那段時間，劉少奇和王光美晚上睡眠越來越差，需要比以前更

多的安眠藥。有一次，劉源幫父母到藥店買了六瓶安眠藥，廚

師郝苗知道後大驚，責備他幹了傻事。劉源醒過神來後，趕緊

跑去向媽媽要回安眠藥。王光美馬上明白了兒子的用意，裝著

沒事的樣子，安慰他說：「爸爸媽媽不會走那條路的，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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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二月以後，「中央文革小組」大權在握，操縱了對劉

少奇和王光美的處理。三月，「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成立。

四月一日，「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中央報刊發表《愛國主義

還是賣國主義 ——  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污蔑劉少奇為

「假革命、反革命」。此後，批劉的調子越來越高，劉少奇和王

光美的處境更加險惡。

四月八日，王光美接到通知，中央同意她到清華大學作檢查。

當時所謂的「檢查」即接受批鬥。中央的批准意味著對王光美

的特殊保護結束了。劉少奇和王光美預感到更大的災難將要來

臨。劉少奇大聲說：「錯誤我自己擔，為什麼不讓我去檢討？

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沒有責任，為什麼讓她代我受過？」

王光美極力寬慰劉少奇：「清華大學的運動是我直接參加了的，

應該我去作檢查。」

這一天，劉少奇對孩子們立下了遺囑：死後骨灰撒入大海。

接受批鬥的頭一天晚上，王光美將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裝進

了行李袋，她做好了被關押的心理準備。晚年她回憶說：「只

有我豁出去，不能把少奇豁出去。」

四月十日，清華大學組織了號稱三十萬人的大會批鬥王光美，

彭真、薄一波、陸定一等陪鬥。在這次批鬥大會和三次「審訊」

過程中，王光美表現得非常堅強，儘管造反派以氣勢壓人，甚

至強行給她穿上「妖衣」﹙王光美出訪亞洲四國穿的旗袍﹚，

戴上他們用乒乓球製成的一串「項鍊」侮辱她，逼迫、誘使她

承認劉少奇和自己的所謂「罪行」，但都被她一一頂了回去。

清華大學造反派當時的刊物《井崗山》，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出版的專刊上登載了《三審王光美》的文章，記錄了批鬥和「審

清華抗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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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王光美的過程。這篇原本想給王光美抹黑的實錄，今天重

讀，反而讓人們感受到王光美的剛強不屈。筆者出於對王光美

的尊敬，摘錄部分如下：

第一次審問

地點：清華中央主樓。

時間：晨六點半左右。

問：	劉少奇為什麼說《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

答：	我從來沒有聽少奇同志講過這個片子是愛國主義的。少奇同 

	 志肯定沒有講過。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總會調查清楚的。

	 ﹙同學要她穿上去印尼的衣服鬥，王光美不幹。﹚

問：	這衣服一定要你穿上！

王：	就不穿！

問：	穿也得穿，不穿也得穿。

王：	反正我不穿。

問：	告訴你，今天是鬥你。不老實，小心點。

王：	我們好好談談好不好？

問：	誰跟你談？告訴你，今天是鬥你。

王：	反正你們不能侵犯我人身自由。

……

	 ﹙時間到。捉鬼隊員給王穿妖衣﹚

王：	你們武鬥，你們違反毛主席指示。

	 ﹙眾念：「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王：	誰反對毛主席指示就……﹙被打斷﹚

	 ﹙眾念：「頑固分子，實際上是頑而不固……」﹚

王：	你們用強制手段。

問：	胡扯！是你侮辱我們。你穿上這套衣服去印尼與蘇加諾吊膀 

	 子，丟盡了中國人民的臉，你侮辱了全中國人民。你還想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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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耙。對你這個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清華園的頭號大扒 

	 手，對你就是要強制。

王：	希望你們好好調查一下。

問：	我問你，「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誰幹的？

王：	真正的革命者是勇敢的，是勇於正視事實的……。反正「打 

	 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肯定不是我，也不會是楊天放。		

	 誰是真革命的，誰幹的誰自己承認。是誰說清華園是黑窩的，

	 是誰說寧可懷疑九十九個也不放過一個黑幫……真正的革命 

	 者就要敢於站出來，誰幹的誰自己承認。

……

問：	派工作組的目的是什麼？

王：	同意派工作組是當時中央常委會決定的。當然毛主席不在， 

	 劉少奇要負主要責任，但真正他派的，只有我一個人。

問：	就你這一個人就打多少革命群眾成反革命？害了多少人？

王：	我們沒定一個反革命。

問：	你賴不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事實！

王：	事實總是事實，應根據事實得出結論，這才是毛澤東思想。

問：	不對。立場是主要的。你們站在反動的立場上就是看革命群 

	 眾的陰暗面，反對文化大革命。我們看的事實，收集的事 

	 實就是和你不同。

王：	現在有人推卸責任……，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應敢於承認 

	 事實。……懷疑一切是錯誤的，是誰提出的？

問：	你們懷疑革命的一切，打擊一切革命群眾、幹部。

王：	反正「懷疑一切」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劉少奇的思想，我 

	 們是反對「懷疑一切」的。

問：	﹙氣急、罵﹚大扒手、反動資產階級分子，給中國人民丟臉， 

	 揭事實。﹙給蘇加諾點煙﹚

王：	我認為我沒丟臉。那天是告別宴會，他坐在我旁邊，我是女 

	 主人……應尊重印尼習慣。

問：	你說，你把多少同學打成反革命，我們這裡就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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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反正我們只批過，沒有打成反革命。

問：	誰讓你反「假左派」的？

王：不是劉少奇。是工作組問我，是葉林、楊天放，他們說蒯大富 

	 寫了一個奪權的批語，還有反映了與現在根本不同的片面情 

	 況，我就根據這些同意了。

問：	劉少奇作了什麼指示？

王：	劉少奇對清華指示很少。

問：	那你賣菜是誰讓幹的？撈政治資本。

王：	那是毛主席對劉少奇說：「王光美為什麼過去四清時三同， 

	 現在不三同啦？……」主席說：「可以參加勞動，……這樣 

	 可以接受批評。」我聽了很感動，就去勞動了。

問：	那你老老實實勞動啊！為什麼三個飯廳去賣菜？

王：	走三個飯廳，不是因為接觸不廣嗎？

問：	你回答：「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到底是誰推廣的？

王：	的確不是劉少奇。

問：	蒯大富是誰定的反革命？

王：	與劉少奇無關，也肯定沒定反革命。

……

問：	你對批判《修養》怎麼看？

王：	這本書是唯心的，不談階級鬥爭。我同意報上發表的《紅旗》 

	 評論員文章的幾句話。至於反毛澤東思想，主觀上我是不同 

	 意，是世界觀沒有改造好。

問：	對戚本禹同志批《清宮秘史》的文章怎麼看？

王：	這部片子是徹頭徹尾的賣國主義的，戚本禹同志批得很深很 

	 對。這部片子劉少奇沒有說是愛國主義的。我和他一起看的， 

	 當時只看了一半，以後天亮了看不清了，他什麼也沒說。這 

	 是肯定的，他沒說過。我和他一起看的，我知道肯定沒說過。

問：	照你這麼說戚本禹同志在造謠了？

王：	是不是有另外人假借劉少奇的名義說過這些話？

問：	你覺得這篇文章說得對不對？這是毛主席看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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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是嗎？是主席看過的嗎？我覺得還是從革命利益出發，從事 

	 實出發，如實向毛主席彙報情況。

問：	戚本禹同志文章針對的是誰你清楚嗎？

王：	那他提的的確是劉少奇。

問：	你對戚本禹同志提出的問題怎麼看？

王：	有的是劉少奇的責任，有的不是劉少奇講的。

問：	那麼《紅旗》上在造謠？劉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王：	相信毛主席，相信群眾，過去就是相信不夠才犯了錯誤。

	 我在劉少奇身邊工作了十幾年，我覺得有出入，反正有許多 

	 不是劉少奇的事。說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 

	 派，我直接沒感到這一點。

……

問：	劉少奇宣揚「紅色資本家」，說剝削好，也是主觀上走社會 

	 主義道路嗎？

王：	劉少奇是講了很多的錯話，你們是指一九五○年他在天津的 

	 講話，當時我也在，我知道的，有許多話是錯誤。當時天津 

	 有一種過「左」的情緒，不少人要消滅剝削階級，是毛主席 

	 派他去糾偏的，他一些話是糾偏講的，現在大字報上的話與 

	 他講的有出入。

問：	這麼說，講「工人就得剝削」是對的？

王：	有些是錯的。有的這樣講是對的，有的這樣講不好。這不能 

	 脫離環境。比如一個資本家與他座談說剝削是罪惡，那開一 

	 個工廠就大罪，再開一個廠罪就更大了。劉少奇說只要對國 

	 富民強有好處，開廠剝削，這樣的剝削是需要的，工人也需 

	 要這樣的剝削。這是特定條件下講的，現在有人砍頭去尾地 

	 講這句話。

問：	那鼓吹和平民主新階段，散佈對蔣介石的迷信是誰呢？

王：	那不只他一個人。根據報紙上的報導，絕不是一個人的責任， 

	 停戰協定﹙決議﹚上寫「和平、民主」很明顯嘛。他現在把責 

	 任擔起來，勇於承擔責任。﹙眾笑：這麼他還是英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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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那你說，還有誰？

王：	不用說了吧？

問：	不行！迷信蔣介石的人要查出來。

王：	我是中央工作人員，要保密。你們可以去查查報紙，有公開文 

	 章的！

問：	那劉少奇貪污金皮帶圈、金鞋拔呢？

王：	金皮帶圈、金鞋拔子是有這麼回事。他做白區工作，隨時有被 

	 逮捕危險，是應該在身上帶些東西的。

問：	「紅色資本家」是誰提的？

王：	不知道！反正不是劉少奇，他只說進步資本家。

問：	你是否說過王光英這個大資本家好，還要拉他入黨？

王：	王光英不是大資本家，最多是中產階級、民族資本家。他剝削 

	 是剝削，可是……你們可以調查一下，他是否可以起進步資本 

	 家的作用。他不願當資本家，說資本家名聲太臭，要求入黨， 

	 黨給他任務，讓他做資本家的工作。

問：	你現在對劉少奇到底怎麼看？

王：	說他一輩子反革命，不反資本主義，我沒有充分材料。

	 ﹙同學要她戴上項鍊。﹚

問：	你說！江青同志叫你出國不要戴項鍊，你為什麼非要戴上？

王：	江青同志是要我不要戴別針，沒說戴項鍊的事，但問題是一樣 

	 的。

問：	﹙逼﹚那你說《紅旗》調查員的文章怎麼樣？

王：	《紅旗》調查員文章……﹙不語，同學吵、逼後，大聲嘶叫﹚ 

	 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

問：好，記下來。

王：記就記，我說的，怕什麼！「懷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組搞 

的，	更不是劉少奇搞的。清華，我們的問題肯定是右傾主義，是路 

	 線錯誤，我們是右傾不是形「左」實右。反正這「懷疑一切」 

	 不是工作組搞的，我沒有這個思想，劉少奇也沒有這個思想。

問：	那你說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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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反正有人。

問：	無恥！矇騙人家還誇耀。現在誰都看透你這個反動的資產階級 

	 分子的本質了。

王：	我不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產黨員。真理 

	 就是真理，可能是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影響。

問：	你敢否定革命小將？

王：	真正的愛護小將，應該是什麼就說什麼，不能歪曲事實來愛護 

	 革命小將……﹙被打斷。眾：你放毒！﹚如果你們擺事實講道 

	 理，就讓我把話說完。毛主席說：壞話，好話，反對的話都要 

	 聽，要讓人把話說完，你們要不擺事實不講道理，那我就不講 

	 了，你們鬥吧！

問：	我們就是要鬥你這個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清華園的大扒手。

王：	我不是。我是共產黨員。

問：	你不要給我們的黨臉上抹黑了。幹的醜事不少啦！桃園四清你 

	 幹了些什麼？

王：	對四清材料你們瞭解多少？你們都找什麼人瞭解？你們下去 

	 五天，我待上一年了，比你們瞭解。你們要認真調查。

問：	去你的。桃園經驗臭透了。一會兒你聽聽。

王：	桃園經驗是好的，不是壞的。但有缺點有錯誤。

……

問：	劉少奇是鎮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你認為怎麼 

	 樣？

王：	﹙避而不答﹚他是要負主要責任的。六、七月是他幹的， 

	 但以後就不能歸他。

問：	歸誰？你說！

王：	他路線錯誤有影響，不能全歸他，他有責任。

問：	那蒯大富反革命很久翻不過來，誰負責？

王：	蒯大富反革命不是劉少奇定的，劉少奇沒跟我說過蒯大富是反 

	 革命。

問：	他在《修養》中大罵有人要全黨尊重他……是指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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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那是什麼時候出版的？他不是罵主席，那指的是洛甫。

問：那一九六二年再版時為什麼不修改？反而把史達林都刪了？

王：	那不知道。他是堅決反修的。他改的地方有檔案在，你們有條 

	 件就去查。毛主席說要出劉選，他不積極，後成立編輯委員會 

	 ，要他修改出書，他看過一遍，有的是編輯委員會改的，他沒 

	 注意，你們可以去查嘛。我知道，他是不反史達林的，「九 

	 評」，「兩論」，他都參加起草的。

……

問：	王光美，你怕不怕？

王：	我怕什麼？我不怕。

第二次審問

時間：四月十日下午一點

地點：清華主樓八○三

……

問：	問你，你對今天鬥爭大會怎麼看？

王：	今天大會表現了群眾的憤怒。我個人受一些委屈也沒啥。毛主 

	 席教導我們要經風雨見世面嘛。我希望你們給我錄音，我聽到 

	 的太少了，我應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誤。也應讓劉少奇知道。

問：	狡辯！我問你，桃園經驗到底怎麼樣？

王：	我認為桃園經驗是成績多缺點少。

問：	呵！還成績呢！你倒成了有功之臣了。

王：	成績不是王光美的，是毛主席的，是毛澤東思想的。

問：	不許你污蔑毛主席。

王：	我去桃園，許多人都不支持。劉少奇是主張我去的，那時就只 

	 有毛主席支持我去。

問：	可是你呢，大整社員，大整同學，毛主席支持嗎？

王：	那，人的認識有個過程，這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不然正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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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從哪裡來？

問：	再問你，劉少奇在天津講的反動話你怎麼看？

王：	天津講話，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錯誤的。他是毛主席派去的， 

	 是針對一些人「左」傾情緒去	 糾正的，他說的話有些是很 

	 不好的。但「紅色資本家」不是他講的，我知道，我不說是誰。 

	 劉少奇只講過進步資本家，資本家是有先進的，落後的。

問：	誰說的「紅色資本家」？

王：	我是中央工作人員，要保密。

問：	不行！你是專政物件，說！

王：	還是不說的好。我知道你們要揪。

問：	算了吧！誰不知劉少奇是老機會主義者。

王：	是的，是有人批評他老右傾，立三路線批評他右傾，王明路線 

	 時也批評他右傾……﹙打斷﹚

問：	惡毒！你說現在是什麼路線？不許賴！

王：	我是說過去。

問：	你對《論修養》怎麼看？

王：	我同意《紅旗》評論員的話。

問：	戚本禹同志文章呢？

王：	﹙避而不答﹚

問：	趕快交待你和劉少奇攻擊中央文革的罪行。

王：	劉少奇沒有罪行，叫我交待什麼？

問：	少耍賴！你對中央文革到底怎麼看？

王：	越是做工作多的，缺點錯誤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革命者要自 

	 我批評，中央文革是經常檢討自己的工作的，我從講話上看到 

	 過。大字報上邊也有提意見的嘛！

問：	三反分子的臭老婆，我們早定你……﹙被打斷﹚

王：	中國的婦女中國的女共產黨員是獨立的，不能因為丈夫錯了， 

	 老婆就一定錯，老婆錯了，丈夫就一定錯。

問：	你們倆本來就是臭味相投，你是什麼共產黨員？你是劉少奇拉 

	 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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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我入黨不是拉進來的，我有手續的。

問：	你介紹人是誰？

王：	反正不是徐冰，外面是謠言。

問：	誰？

王：	一個姓孫，一個姓賴。

問：	叫什麼名字？在哪兒工作？

王：	﹙不說﹚我的歷史，我全部向組織彙報過了，你們可以通過組 

	 織調查，這些沒必要說。

……

第三次審問

時間：四月十日五點四十分—十點五分

地點：主樓八○三

問：	劉少奇是反黨頭子，知道嗎？

王：	毛主席在十一中全會上沒有這麼說。十六年來成績是毛主席 

	 的，劉少奇是第一線，有錯誤是他的。

問：	你說《紅旗》文章你同意，那劉少奇是否在搞修正主義那一 

	 套？

王：	說《論修養》是唯心的還可以，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等，我還想 

	 不通……

問：	《修養》和赫魯雪夫是否一樣？

王：	有某些方面一樣，也有合乎馬列主義的。

問：	哈！這不是修正主義嗎！打著紅旗反紅旗，你自己回答這個問 

	 題。一九六二年大量印發出版是誰定的？

王：	可以查嘛，不是劉少奇親自抓的。不知道。

問：	戚本禹文章好得很還是糟得很？

王：	從批《清宮秘史》和肅清劉少奇影響是好得很，但對於事實我 

	 有保留，是假革命反革命我還未認識到。劉少奇從來沒講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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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國主義。

問：	難道《紅旗》文章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嗎？

王：	我不知道毛主席親自看過。

問：	你相信不相信中央文革？

王：	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總的是相信的， 

	 每個成員是否都相信，那我有保留……

問：	戚本禹文章的結論是中央文革的，你擁護中央文革嗎？

王：	那為什麼不以中央文革的名義發表呢？

問：	劉少奇看了戚本禹文章什麼態度？

王：	劉少奇，反正不是反革命。

﹙黃崢：《劉少奇的最後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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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妻子在清華大學受到屈辱的消息，劉少奇沒有說一句話，

兩眼發直，晚上粒米未進。從批鬥會上回來，王光美連續給中

央寫了兩封信，為劉少奇和自己申辯：「我決不是壞人，劉少

奇也決不會是假革命或反革命……」

同遭厄運，王光美和劉少奇的心貼得更近了。儘管林彪、江青

一夥不斷誣陷劉少奇，但王光美始終堅信自己丈夫無罪，還告

誡子女們相信自己父親是清白的。晚年接受記者採訪時，她回

憶說：「那個時候我有點不顧一切了，完全站在少奇一邊，而

且他不說話的時候，都是我替他辯護的。」

有一天，王光美問劉少奇：「為什麼我們被描繪得那麼醜陋，

我們之間卻沒有怨言？」

劉少奇想了想說：「因為相互信任。」

直到晚年，王光美仍然清晰地記住這句話：「我非常瞭解他這

句話的含義。相互理解和信任，對夫妻來說是莫大的幸福。」

在夫妻相處的近二十年裡，劉少奇對待王光美總像一個嚴厲老

師對待一個小學生，教她該做什麼和怎樣去做；王光美做錯了，

他不留情地批評；做對了，他也只是點點頭，從未說過表揚的

話。王光美從未奢望他給予自己以同樣程度的信任。患難時

刻，夫妻倆能相互信任，相依為命，這讓她感到一絲慰藉。

厄運剛剛開始的時候，劉少奇擔心妻子和孩子們因為自己而遭

罪，曾勸王光美帶著孩子們離開他，以免受到連累。王光美斷

然拒絕：「我們永遠是夫妻，不能分開！」但隨著批鬥的不斷升

級，她意識到夫妻的命運已無法改變，唯一的擔心便是孩子，

幾個大一點的孩子可以獨立生活，不到七歲的小小怎麼辦？和

劉少奇商量好後，他們決定把小小託付給保姆趙淑君。

夫妻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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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晚上，王光美找出兩張劉少奇和她的照片，走進了趙淑君

的房間，她已經上床，正準備帶小小睡覺。王光美強忍內心

痛楚對趙淑君說：「老趙，我和少奇把小小託付給您了，請您

無論如何要把她帶大。今後，您和小小在一起，可要吃大苦

了……」趙淑君接過他們的夫妻照片，點點頭說：「光美，您就

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帶著小小……」這時，王光美的眼淚再也

止不住，嘩嘩直流，緊緊抱住小小，失聲痛哭。

七月十八日下午，王光美和劉少奇得到通知，晚上造反派將召

開大會，分別對他們進行批鬥。王光美預感到這次批鬥有可能

是生離死別，哽咽著說：「這回真要和你分別了……」便再也說

不出話來了。他們開始默默地做準備。劉少奇為王光美取出衣

服和日常生活用品，慢慢幫她整理。然後兩人靜靜地坐著，等

待造反派上門提人。平時不愛說笑的劉少奇，忽然自嘲地說：

「倒像是等著上花轎的樣子。」王光美禁不住笑了，心裡卻一陣

酸楚。

傍晚，一幫造反派進來了，喊叫王光美的名字。聽到喊聲，王

光美站了起來，劉少奇也跟著起身。王光美轉過身，緊緊地握

了握丈夫的手，竟然說不出話來。劉少奇仍然十分沉著，輕輕

地對她說了一句：「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三十多年後，王光美回憶當時複雜的心情：「我還慶倖是自己

先走，我真不忍心看到少奇同志被揪走的樣子……」

那天晚上，王光美被帶走後不久，劉少奇也被揪走了。兩個人

分別在中南海西樓大廳和中南海西大灶食堂接受批鬥。這兩場

批鬥會是江青一夥趁毛澤東、周恩來不在北京的時機，直接策

劃實施的。鄧小平夫婦和陶鑄夫婦也在當晚挨了鬥。批鬥會進

行了兩個多小時。王光美和劉少奇被帶回家，分別關押在福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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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的後院和前院。夫婦倆從此失去自由。

王光美和劉少奇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八月五日的批鬥會上。這一

天，天安門廣場召開了百萬人批判「劉、鄧、陶」大會。中南海

則別辟專場，組織了三百多人批鬥劉少奇和王光美。這次批鬥

是最兇狠的一次，造反派拳腳交加，大施武功。看到年近古稀

的劉少奇被造反派折磨，同在臺上挨鬥的王光美再也忍受不了

了。她使勁掙脫兩個按著她的頭的造反派，衝到劉少奇身邊，

緊緊抓住他的手，任憑幾個造反派拉扯，也不放手。夫婦倆就

這樣相互抓著手，緊緊地站在一起……

在王光美晚年，有記者曾問王光美當時為什麼突然去抓著劉少

奇的手。她平靜地回答：「我覺得越是這個時候，我越是應該

跟他站在一起。」

這次批鬥後，劉少奇和王光美被看管得更加嚴密了。王光美仍

然被關在後院，一邊寫檢查，一邊接受「勞動改造」。「專案組」

人員勒令她背磚頭，從這院背到那院，從那院背到這院。有時

她實在背不動，就站著將磚筐靠在牆上，托一托力。有一次，

衛士張兵武見她背得吃力，沖她大聲說：「你背不動不會少背

一點嗎！」張兵武跟隨劉少奇多年，對他們有感情，看到王光

美受折磨，心裡難受，便提醒她，讓她少吃一點苦。他因為說

了這句話受到組織的懷疑，不久便調開了。

夫婦倆近在咫尺卻難以相見，更無法相互說上一句貼心話。王

光美天天惦記著劉少奇，想知道他還在不在家，是不是被押到

別處了。可是因為上面有交待，看管人員不敢透露半句。衛士

賈蘭勳看到王光美思夫情切，有一天，趁給王光美送衣服的機

會，故意把劉少奇的一雙打了補丁的襪子塞在衣服裡面交給

她。王光美剛開始還不明白：「這襪子不是我的。」賈蘭勳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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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長地說：「你與首長的襪子分開了嗎？毛衣和襯衣可以分男

女，襪子可以不分開。」王光美一聽，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

知道劉少奇還在自己身邊。她趕緊收起了這雙襪子。以後，這

雙襪子伴著王光美度過了漫長的艱難歲月，直到「文革」結束

才忍痛捐獻給花明樓劉少奇紀念館。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王光美被以「中央情報局的戰略特務」

的莫須有罪名正式逮捕，從此離開在中南海的家。劉少奇說的

那句「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和夫妻倆在批鬥會上那緊緊一握

就成了他們的永訣。

王光美被帶走後，劉少奇被繼續關押在家裡，直到一九六九年

十月，被秘密送往河南開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那裡含冤

去世。在他去世的前一個月，在黨內政治生活極不正常的情況

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通過了對劉少奇所謂「叛徒、內

奸、工賊」等「罪行」的審查報告，劉少奇被永遠開除黨籍。
「
文
革
」
抗
爭‧

夫
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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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監獄，監號六七一三○。王光美永遠記得這個數字。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她被押送到這裡，一關就是十二

年。

剛進去那會兒，士兵揪著她的衣領推著她。王光美正色地說：

「你別推我行不行？要我往哪走你說話。」這一反抗還真有用，

後來他們再也沒有碰她了。

晚年的王光美回憶說：「我被關在二層樓的一間單人牢房，牢

門是鐵的，門上有監視的視窗。牢房內有一個小廁所。最令我

不習慣的是廁所門上也有監看視窗。上廁所受監視，這是最讓

人感到受辱的事。牢門的下方還有一個小窗戶，開飯時就打

開這個小窗，把碗遞出去，外面給裝上飯菜後再拿進來吃……

十二年的鐵窗生活，每天面對這個鐵門，使我至今不喜歡防盜

門……」

那時的監獄伙食之差可想而知。「一般就是窩頭、玉米麵或小

米稀飯加白菜、蘿蔔。可氣的是給的飯菜沒譜，有時很少，吃

不飽；有時又特多，吃不完還不行。」

日期對王光美來說已經失去意義。「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

只知道上午、下午、陰天、晴天。」最讓她受不了的是孤寂。

一個人被關在只有三平米的小單間裡，只有一個窗戶，天氣熱

的時候，上面兩個窗戶開著，底下兩個窗戶不開。沒有人說話，

頭一兩年甚至不給她放風。監獄還規定「四不靠」：不准躺下，

不准靠牆，不准靠門，不准靠床，每天只能在床上幹坐著，還

必須臉朝門口，但不許抬頭看窗戶。有時坐著實在無聊，就琢

磨牆上不知什麼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關在這裡的是什麼人，

當然是不得要領。更多的時候，她就玩自己的頭髮，消磨時

獄中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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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有一次，哨兵從門窗裡看見了，馬上就喊：「你手上是什

麼東西？」她展開手中的頭髮給他看，哨兵才放心走開。

孤寂的時候，王光美甚至盼望提審，因為提審可以有機會說

話。如果能安排幹些體力活，她也求之不得。有一段時間，監

獄裡安排她洗床單，一天要洗十幾床，而且不管多冷都是用涼

水洗。因為洗床單用的木盆很大，廁所門小，進不去，只能用

一個小盆在廁所裡接水，然後一點一點地舀到大盆裡，洗好了

再一點一點地倒回去，來回折騰。儘管很累，但她還是高興。

因為可以利用出門曬床單的機會活動一下，等於延長了放風的

時間。女兒劉亭亭說：「媽媽剛從秦城監獄回家的時候，有時

洗個塑膠袋，也能洗上二十分鐘。」

林彪、江青一夥本想置王光美於死地。一九七○年七月，「劉

少奇、王光美專案組」給王光美羅列出「叛徒、特務、反革命」

的罪名，向中央提交了《永遠開除王光美黨籍，並依法懲辦》

的報告。報告送到毛澤東手裡，毛澤東看過之後，揮筆寫批示：

「暫時還不宜判刑。一切這類專案，對罪犯都宜調查從嚴，處

理從寬，保護犯人，使他們感到有出路，以保存活證據，對將

來有利，此事不妨請中央一議。」有了毛澤東這個指示，他們

再也不將王光美「依法懲辦」了。

完全可以預料，在那個年代，對「叛徒、特務、反革命」的「懲

辦」將會是怎樣的嚴厲。這就是毛澤東「刀下留人」傳說的由

來。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七日，專案組提審人員忽然來到秦城監獄，

對王光美說：「你的孩子要見你。你想不想？」王光美倔強地

說：「我怎麼見我的孩子呀，我是在共產黨的監獄裡，我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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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提審人員拿出一張紙說：「毛主席批示了，你最好見

見！」她接過那張紙一看，原來是劉平平、劉源等幾個兒女給

毛澤東寫的信，上面有毛澤東親筆批示的兩句話：「父親已死，

可以見見媽媽。」

和父親分別後，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幾個兒女一直打聽父母的下

落。林彪倒臺後，他們聽說有的「黑幫」子弟見到他們的父母，

便多次寫信，通過宋慶齡等人向毛澤東轉交，要求見見父母。

毛澤東看到信後，在上面批了那兩句話。

這是王光美第一次聽說劉少奇已經去世。她強忍悲憤，小心地

問：「他死在哪兒？」提審人員冷冷地回答：「開封。」「怎麼死

的？」他們無語。王光美晚年回憶說：「我當時氣得諷刺管我的

人，說『劉少奇去世可能是便宜了他』。我想，如果他活著，他

們說不定整他整得更厲害，他多活一天多受罪，走了倒好……」

第二天，王光美在監獄裡見到了分別五年的兒女。她擁抱、端

詳著自己的孩子。半天才說出第一句話：「沒想到你們能活下

來。」在兒女們眼裡，昔日年輕漂亮的媽媽，如今已經瘦弱不

堪，滿頭白髮……唯一沒變的是那雙慈祥、堅毅的眼睛。

會見的時候，王光美和孩子們都忍住沒哭。會見結束後，王光

美再也控制不住，淚流滿面，因為她不知道還能不能活著見到

自己的孩子。孩子們哭成一團。

丈夫雖然死了，但孩子們還活著。「為了孩子，我也要好好活

下去！等待人民重寫歷史的那一天。」在這種信念支撐下，王

光美堅強地活了下來。沒有人說話，她就對著牆說話，人家說

她瘋了，她也不在乎。她不想忘了怎麼說話。為了不讓身體垮

下來，她就在號子裡打拳鍛煉身體。房間太狹窄，施展不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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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只能彎著胳膊彎著腿打……

雖然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毛澤東從死亡邊緣上拉了回來，但王光

美一直堅信劉少奇對她說的最後那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

的。」她在監獄裡從沒有絕望過。多年以後，女兒劉亭亭反覆

問她：「你在監獄裡受過那麼多的苦，從來沒想過自殺嗎？你

說沒關係。」王光美十分肯定地回答：「我從來沒想過，我就想

我一定要出去，而且我總認為自己可以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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